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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有！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法院将非法开庭迫害7名法轮功学员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法院，将于2月16日、17日，对法轮功学员张淑丽、赵娟、小关（女）、郭春玲、张广财、及张广财的妹妹、母亲7人非法开庭迫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法弟子崔玉珠被绑架迫害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大法弟子崔玉珠，2023年2月8日，和一法轮功学员在阿城街里讲真相，之后被恶意举报，被四、五个警察绑架到会宁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警察对她们翻包、扣押身份证、搜身……之后，把她们分开。随后，有两人过来要“转化”崔玉珠，崔玉珠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看“转化”不了她，就走了。


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崔玉珠被叫到电脑前，警察问她得法的过程等，崔玉珠边说，那人边往电脑上录入。之后，那人打出几张单子，让她签字。崔玉珠说：“签啥？”那人说：“你从内心想说啥就写啥。”然后，崔玉珠就写：“真善忍是佛法，是来普度众生的。”最后签了名，按了手印。之后，他们让崔玉珠收拾东西，然后送她回家。但她的身份证被他们非法扣押了。◇





【明慧网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六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郁结束了黑龙江女子监狱五年冤狱折磨，当时她瘦得皮包骨，牙齿快掉光。回家后五个月后，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又骚扰迫害，致使张春郁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遭受身心重创的张春郁不幸离世，享年69岁。


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张春郁被绑架，公检法暗箱作业，非法判张春郁五年，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张春郁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


入狱后，张春郁遭黑龙江女子监狱的残酷折磨。监狱强迫她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逼迫她写所谓的悔过“三书”，企图毁掉她对法轮功的信仰。张春郁坚定对大法的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监狱指使狱警所谓“攻坚”，利用犯人，给犯人加分、减刑等好处，让那些丧心病狂的女犯包夹迫害张春郁，通过殴打、辱骂、精神折磨等手段，摧残折磨张春郁，限制她在监狱中的一切活动，吃饭、睡觉、上厕所，都有犯人包夹。


因为张春郁不“转化”，不写“五书”，遭到狱警和犯人的迫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家属去见张春郁，看见张春郁哭了。后得知，张春郁遭刑事犯打骂，有四个刑事犯包夹张春郁，杨旭、鲍杰、郝丽群、于利等毒打她，扇嘴巴子迫害她。


张春郁遭残酷迫害后，出现牙齿松动、牙龈损坏等身体不良状况。有一次，张春郁上厕所，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主动送给她一些手纸用，也被包夹抢夺下来，遭到包夹一番辱骂，看看上面有没有写什么条子传递。


黑龙江女子监狱还采用了一个邪恶的手段迫害张春郁，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她依次调到监狱所有的监区进行折磨迫害，每到一个监区，狱警就会指使那些女犯对她进行一番迫害，使她入狱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极其恐怖的状态，每天都在经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折磨。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郁结束了五年的冤狱迫害，被放出时人已瘦得皮包骨，牙齿都快掉光了。


冤狱回家　又遭派出所、社区骚扰　被迫害离世


二零二二年七月末，张春郁回家仅五个月余，和平街社区主任给张春郁打电话，骗她去社区填保单，她说我不去，什么保险都不要。社区主任说你得配合我们来签字，我们好有个交代。张春郁拒绝。社区主任说你不来配合我们，我就得给你上报等。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下午两点多钟，哈尔滨市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不法人员，又给法轮功学员张春郁打电话并敲门骚扰，没有见面。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张春郁被冤狱放出时，人已瘦得皮包骨，牙齿都快掉光了，身体虚弱。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关某某及和平街社区主任不法人员又骚扰迫害，张春郁为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遭受身心重创的张春郁不幸离世，年六十九岁。


历经两度劳教迫害　惨遭酷刑左眼失明


二零零一年三月五日，张春郁被非法劳教一年，不久（转下页）（接上页）发往万家劳教所迫害。在万家劳教所，张春郁经历了残酷的迫害，被警察逼迫蹲“小号”二十多天，被吊、被打、被骂、罚站等。由于小号阴森潮湿，张春郁身上长满了疥疮，到处流脓淌水，奇痒难忍，昼夜无法睡眠，回家半年后，才得以康复。


万家劳教所为了阻止家属接见，规定家属要想接见，必须嘴里骂法轮功师父、骂大法，脚下踩着大法师父的法像，在谤师谤法的条款上签字，才让见面，否则就不让见面。这样一来，使很多明白真相的家属，因此长期见不到亲人。也使警察的恶行因不能及时曝光而更加肆无忌惮。二零零一年的十月，张春郁回到家中。


二零零二年二月的一天，张春郁正在和同学聚会，阿城区胜利派出所的四个警察，当着张春郁同学的面，把张春郁绑架到胜利派出所，并用手铐将张春郁铐在暖气管子上一夜，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


第二天早上，张春郁趁上厕所之机，逃脱至大门口，结果被警察发现，一帮警察追上张春郁，并将张春郁打倒在地，拖到派出所的二楼。一个警察欲行恶之时，张春郁的丈夫赶到了，警察才住手。


随后胜利派出所的警察将张春郁绑架到阿城第二看守所关押。不久，张春郁被阿城区公安局奚景龙签字非法劳教三年，于二零零二年三月八日，再次将张春郁投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


对于一个在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这种精神折磨简直是生不如死。几乎每天都有人因不宣誓、不骂法轮功而被拖到禁闭室用刑，禁闭室经常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有两次，在霍队长的指使下，张春郁遭多名警察毒打、“上大挂”，从这屋拽到另一屋。


还有一次，队长郭秋丽领着打手警察刘白冰和秋阳给张春郁“上大挂”，将张春郁的双手倒背，用绳子拴住，吊挂在铁管子上，一挂就是半天。


有一次，张春郁被绑架到监控室坐铁椅子，一坐七天八宿，警察把张春郁双手反背抬到最高后，绑在铁椅子上，用绳子勒得胳膊几乎不过血，整夜不让合眼。狱警一个半小时换一次岗，专人监控。如发现闭眼，马上揪着头发往后拽，还连踢带打，一整夜不准方便。


有两次，张春郁明确表示不放弃信仰，五、六个警察对张春郁大打出手，致使张春郁两次昏倒在地，最残忍的是，在昏迷的状态下，还被长时间“上大挂”，而且还戴着手铐上大挂，痛苦万分。


半夜时分，警察将张春郁带到女警察宿舍“上大挂”，一个警察看着，其余警察都睡觉，警察警告张春郁不许动，动一动就说影响她们睡觉了，她们就开始打张春郁。女警刘白冰薅着张春郁的头发，将她的头猛地往铁柜上撞，当时张春郁眼冒金花，额头撞出一鸡蛋大的青包，接着刘白冰照张春郁后心又是一拳，当时张春郁就昏倒、鼻口出血。警察秋阳奸笑着乘机连抓带挠地抓张春郁的脸，导致脸部抓痕。张春郁被打得鼻青眼肿，眼睛肿的都睁不开了，就在这么凄惨的情况下，还给张春郁上大挂一宿，肩膀已失去知觉。


这期间，劳教所来过所谓“帮教团”、“检查团”，劳教所为掩盖罪恶，不让张春郁露面，把她关进储藏室。储藏室是劳教所储藏物品的地方，无人居住。警察为了不让人看到被毒打的真相，就在储藏室放了一把铁椅子和一张床，派专人看着，张春郁在铁椅子上，帮教睡在床上。在那里一关就是半个多月，直到张春郁脸部的伤消失后，又被送到集训队迫害。


集训队气氛更加阴森，每天都是男警察监管，这些男警察可随意用刑。命令早晚必背监规，必须抄写“决裂书”，否则会拉出任意打骂、用刑。


一次，张春郁看经文，被徐凤平发现并举报，立即被十来个男女警察围住，将张春郁拽到女狱警宿舍（专门给法轮功学员用刑的房间），把她按在铁椅子上，双手反背过去后，再戴上铁铐子，两个凶相十足的男警察赵余庆和姚福昌一边站一个，手拿一根大电棍，同时往张春郁的脸上、嘴上、脖子上、手上，凡是露肉的地方上同时猛电，电棍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电棍所到之处，皮肉呈溃烂状，散发出烧焦的味儿。


由于长期不让睡觉，张春郁一下子晕厥过去，昏倒在地，手铐被拽开，手背上卡出血，就这样，还在铁椅子上坐一宿，还不让上厕所，监管张春郁的刑事犯背着警察，用塑料袋接一次尿。张春郁怕给她找麻烦，就不吃也不喝了。此时，张春郁已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监管张春郁的刑事犯整天扭着头，不敢看她。


一家三口被迫害家破人亡


张春郁几次被非法关押、两次被非法劳教，被迫害伤痕累累，左眼失明。这场迫害给张春郁及家人造成的精神打击更是无法言表。儿子、丈夫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就这样，儿子和丈夫先后被惊吓出心脏病，儿子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离世，丈夫于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突然离世。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丈夫刚刚去世九天，张春郁还沉浸在对丈夫的追悼之中，又被阿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及哈尔滨市一帮警察绑架、关押、抄家，历经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五年冤狱，无法再承受中共警察的骚扰、摧残，不幸于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离世。


张春郁，一个心地善良的良家妇女，一个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好公民，就因为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遭受七次非法关押迫害，被中共迫害致家破人亡。（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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